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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老舍小说中的“京味儿”风格

 [摘 要] 老舍是“京味儿”小说的先导，其小说的一个极其鲜明的特色就是“京味儿”。老舍小说的“京味儿”风格，不仅包括老舍小说的取材地域特色中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风尚,也包括老舍对北京文化心理结构的揭示，以及老舍北京方言的纯熟运用，这些都折射出了老舍的“京味儿”文学风范，并在老舍的小说中散发出来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风俗习惯、环境氛围、语言艺术，彰显了这种独特的“京味儿”。老舍以自己独具个性的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和演进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关键词] 老舍；“京味儿”；风格
老舍是第一个真正写出“京味儿”的作家。所谓‘京味儿’是由人与城间特有的精神联系中发生的，是人所感受到的城的文化意味”。老舍的小说大都以北京城作为取材的原地，颇具特色的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北京画卷；再由北京城联系到北京人，揭示出北京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并且运用独具魅力的北京方言口语，使读者感受到城的“京味儿”文化意味。

一、取材浓郁的地域特色
老舍的作品几乎都是写北京的人和事，塑造了北京各阶层的人物形象，无论是老派市民、新派市民、理想市民，还是下层市民，老舍都用“京味儿”勾勒出了这些人物的灵魂。描画北京的人和事，北京的环境和风尚，流露了老舍小说取材的地域特色。写北京的环境和风尚又通过写北京真实的地理环境，描绘北京美丽的自然景观，讲述北京传统的民间习俗来展现，老舍用原汁原味的北京素材来推进小说情节的发展，勾勒故事中的人物灵魂，呈现浓厚的“京味儿”。

关于老舍“京味儿”小说取材的地域特色，一方面是写北京的人和事。他的小说描写的都是北京中下层市民的生活，记载着北京小人物以及小市民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老舍笔下从夫、棚匠、老妈子，到教书先生、巡警、店铺老板等等，几乎是北京市民能够从事的行业，老舍笔下都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有多少行业老舍就刻画了多少种人物身份。老舍小说写北京的人和事，还带有强烈的“市民性”。如祁老人、祥子、赵四、老张等，这些都是性格鲜明、京味儿十足的社会各个阶层的代表。因此真正寻找北京传统时期的特点的文化状态，确实应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些普通人身上，这正是老舍小说的取胜之处。《柳家大院》描写的场景是北京大杂院小市民的灰色人生。老舍选取大杂院这样一个自己耳熟能详的现实生活场景，讲述老北京的现实生活状况，对人性进行深度的反思。

老舍自幼奠定了丰富的民间生活基础，长期积累了深厚的文化素养，才能使他挖掘出独具魅力的“京味儿”风格。正是源于民间生活的文化素养，引导着老舍用一生的时间都在写北京的人与事，而且“老舍笔下的北京是相当真实的，山水、名胜、胡同、店铺基本上用真名，大都经得起实地核对和验证”。例如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正红旗下》，中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这几部代表作全部在写北京，而老舍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写北京，最成功的部分也是写北京。老舍有不少篇小说的故事是发生在北京，北京是他写作取材的原地。他作品中的地名绝大多数都是真实的，有许多地方是北京的真实地名。老舍这些作品源于现实生活，却又高于生活，散发着“京味儿”气息。

    老舍小说描写的都是人们熟悉的北京大杂院、四合院、胡同，这些建筑的结构具有封闭性，体现出北京市民封闭的人文景观。以及写到北京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诸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养老育幼等。《骆驼祥子》是老舍描写北京下层市民的生活状况，以北京人祥子、虎妞、小福子等为描写对象，体现出旧北京文化背景下底层市民生活的举步维艰。《我这一辈子》、《四世同堂》等，虽然这些描写的是北京普通市民生活的俗人俗事，却都是北京人真实生活的写照，体现出老舍小说取材的本地特色。老舍抓住了北京人的特色，

这些北京人，说北京话，做北京事，都具有北京人的独有的气质、精神、性格、心理，都表现出十足的“京味儿”。这跟老舍对北京各色人物的熟悉是分不开的。“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现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写它”。

老舍小说中除去北京的人和事，另外关于北京的环境和风尚，也体现了取材的地域特色。老舍小说描写的几乎全是北京真实的地名，这些地名和位置是老舍出生地附近的区域，和老舍的生活息息相关。小说描写北京的胡同、四合院、大杂院，写北京的风景，写市民生活的场景、习俗。这些都体现了原汁原味的“京味儿”文化，描绘出一幅亮丽的北京画卷。老舍小说从北京真实的地理环境，美丽的自然景观，以及北京传统的习俗三个方面来写北京的环境和风尚。第一，老舍小说中大都是写北京真实的地理环境。他小说中的地名大都集中在北京的西北角上，这是因为北京的西北角是老舍的摇篮，于是，它也就自然而然地是老舍小说中的背景和人物的摇篮。如《骆驼祥子》以西安门大街、南北长街、毛家湾、西山为主；《离婚》以西四的砖塔胡同为主；《老张的哲学》以德胜门外、护国寺街两地为主要地点。而这些地点都是属于北京西北角这么个范围的，老舍小说正是描绘了这些地方，构成了北京城的实景，显出了北京特有的城市风光。《四世同堂》中老舍把小说的故事定格在一条僻静狭窄的小羊圈胡同，把它描述为“一个葫芦”：“嘴”窄小，“脖子”又细又长，只有“胸”和“肚的位置才展开一块空地，周围有六七家院门。这些描述详尽绘出了小羊圈胡同的地理环境。这些以北京为背景的真实地理环境是老舍最熟悉的，同时这些真实性又增加了老舍小说故事的真实性、亲切感、立体感，而且使小说中充满了“京味儿”。第二，老舍对北京美丽的自然景观是深深的眷恋。小说中写到的北海、护国寺、西山、北山、积水潭的美丽风光。在老舍的小说《赵子曰》中的风光绘画简直就是一首诗，那娇嫩刚变好的小蜻蜓，也有黄的，也有绿的，从净业湖而后海而什刹海而北海而南海，一路弯着小尾巴在水皮上一点一点，好像北京就是一首诗，它们绿波上点着诗的句读。净业湖畔的深绿肥大的蒲子，拔着金黄色的蒲棒儿，迎着风一摇一摇的替浪声击着拍节，正因为北京的自然景观都像积水潭这般美丽，富有朝气，所以老舍不惜笔墨地再三咏叹，以显示古老北京的魅力。美丽的自然风光在老舍的笔下变得无比美丽动人，绘出了北京的自然画卷，从中看到北京的自然风光和北京的新旧风貌，体现了老舍对北京自然风光的陶醉和无比热爱，让读者心驰神往，散发出老北京本地的自然风采。老舍还写到了北京民间的传统习俗，体现取材的本地特色。老舍所描写的北京人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日庆典、礼仪风俗构成了北京市民的生活画卷。如老北京的冬天吃热面汤，夏天吃水面，正月初二吃春饼，腊月初八喝腊八粥，腊月二十三吃糖瓜，除夕吃饺子。这些均体现了老北京的民俗。另外，北京的一些民俗还体现在讲礼仪喝老茶馆，听大鼓书，吃风味小吃等。《正红旗下》的典型例子就是为出生的孩子洗三：参加典礼的老太太们、媳妇们，都先“添盆”，把一些铜钱放入盆中，并说着吉祥话。几个花生，几个红、白鸡蛋，也随着“连生贵子”等祝福放入水中。边说边洗，白姥姥把说过不知多少遍的祝词又一句不减地说出来：“先洗头，作王侯；厚洗腰，一辈比一辈高；洗洗蛋，作知县；洗洗沟，作知州！”老舍不仅描写北京祭灶的风俗，而且也描写了北京人的历史文化观念，传达出北京人的社会生活习俗和人物思想面貌，展现出一幅充满“京味儿”的民俗风情画。这不仅仅是一种怀旧的风俗描写，而是在其中寄托着对民族性的深刻反思和沉痛批判。

二、对北京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刻揭示

老舍的小说对北京文化心理结构的揭示用了“官样”一语概括了北京文化特征。写北京人的讲究体面、排场、气派，追求精巧的“艺术生活”。老舍小说中的北京人无论经济、地位状况如何，在场面上都讲究体面、排场、气派，要“脸面”。《正红旗下》对清朝末年北京下层旗人生活的描写，不管是有钱的人还是没钱的人都很讲究，它们除了喜事丧事要隆重的办，就连生小孩“洗三”的典礼也要办的很像样。小说中的大姐婆婆靠赊度日，“到了十冬腊月，她要买两条丰台暖洞子生产的碧绿的、尖上还带着一点黄花的王瓜，摆在关公面前；到了春夏之交，她要买些用小蒲包装着的，头一批成熟的十三陵大樱桃，陈列在供桌上”。这些“只是为了显示她的气派与排场”，“气派与身份有 关，她还非打扮不可”“该穿亮纱，她万不能穿实地纱；该戴翡翠簪子，决不能戴金的。于是，她的几十套单夹棉皮纱衣服，与冬夏的各色首饰，就都循环地入了当铺，当了这件赎那件”。写出了大姐婆婆为了讲究体面、排场、气派，即使生活拮据也不失这一“脸面”的状况。这些北京的“脸面”文化呈现出老北京的“京味儿”。老舍小说中的北京人又是极其享乐的，追求纸醉金迷的精巧生活。如《四世同堂》里的冠晓荷，“在每一碟咸菜里都下着一番心，在一杯茶和一盅酒的色、香、味与杯盏上都有很大的考究”，对他来说“这是吃喝，也是历史和艺术”。老舍小说中生活的艺术就藏于这些北京普通小市民的衣食住行之中，习俗享乐之中。而这些享乐都带着极其浓厚的“京味儿”风范。《正红旗下》中大姐的公公“无论冬夏，他总提着四个鸟笼子，里面是两只红颊，两只蓝靛颊儿，在冬天，他摆的古玩特别受我的欢迎:在他的怀里，至少藏着三个帼帼葫芦，每个都有摆在古玩铺里去的资格。在我的天真的眼中，他不是来探亲家，而是和我来玩耍。他一讲起养鸟、养蛔帼与灿灿的经验，便忘了时间。”他每天清早至少要走五六里的路去溜鸟儿。他每天就是玩耍、消遣，过着精巧的生活。这些都体现了北京人生活的“官样”艺术在于追求精巧的趣味生活。这些生活特点使我们看到北京传统文化的优雅从容，这分明是一种精神的退化，但退化的却是如此精致，又使人不得不赞叹北京文化的漂亮，惹人怜爱。然后，老舍小说中与体面联系较为紧密的就是礼仪。小说中的北京人受到传统习俗的影响，即使生活的再艰难，也不会丢掉老祖宗的老规矩、老礼仪。如《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别管天下怎么乱，咱北平人决不能忘了礼节！”即使快要成为亡国奴了，还想着自己的生日怎么过。车夫小崔敢于打一个不给车钱的日本兵，可是却不敢还大赤包一个耳光，因为他觉得自己不能违背“好男不跟女斗”的礼节。从叙述语言，人物语言到景物、心理、外貌描写，老舍用的是北京语言。《正红旗下》关于礼仪和规矩的描写更具特色，最典型的例子是生孩子“洗三”的繁琐老规矩的描写。这些个礼仪的讲究，反映了北京人受老规矩文化的熏染，突出北京韵味儿的纵深性，这些礼仪已不仅是一种文化习俗，俨然成为了一种“文化性格”。最后，北京人生活态度的懒散、苟合、谦和、温厚等，也揭示北京文化心理结构。老舍小说中的北京市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与北京市民的生活态度也息息相关。如《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安于现状，思想保守，顽固与老规矩。北京人生活态度的懒散、苟合、谦和、温厚等精神是来源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这类老派市民在老舍的笔下刻画的栩栩如生，淋漓尽致，是因为老舍丰厚的生活积累使他能够认识到普遍存在的封建落后和保守性，使得他能够深刻揭示出北京人的性格和心理上的矛盾性、多面性。展现出北京人的生活心态，以及在这种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旧思维模式的批判，以及对北京文化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成分的批判，对人性的深度挖掘和思考。

北京人们的社会文化心理和作者主观情怀的统一，体现了老舍小说中的“京味儿”风格。老舍在对北京文化的描绘中投入了全部的情感，充满着对北京文化的欣赏和陶醉，又由这样的美感里产生了悲伤的情感。“老舍对北京文化进行的沉痛批判，以及由此产生的现代的挽歌情怀联系在一起，使得老舍先生的作品有了比相同时代其他主流创作派别更加复杂的审美及情感特征”。由北京文化更进一层的反映出民族文化。小说中的“京味儿”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审视和反思，将历史镜头聚焦于北京市民的灵魂深处，通过形形色色的市民生活状况图景的描摹，刻画了一幅众生相，剖析了民族精神，流露出对传统保守思想的批判和底层市民生活惨烈的同情，显示出作者改造和重塑“国民性”的努力。老舍的艺术世界几乎包罗了市民阶层的一切方面，显示出他对于这一阶层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他经过对北京市民社会的发掘，达到了对于民族性格、民族命运的一定程度的艺术概括，达到了对于时代的本质揭示和写作风格的独创。

三、北京方言的纯熟运用刻揭示
老舍小说中北京方言的运用，展现了老舍语言的本色和北京的内在文化神韵，以及北京语言的活泼生命力。老舍又对生活语言进行了创造性的加工和运用，“把顶平凡的话调动得生动有力”“把白话的真正香味烧出来”。

  第一，曹禺曾赞誉说：“他的作品的语言更有特色，没有一句华丽的辞藻，但是感动人心，其深厚美妙，常常是不可言传的。”老舍小说中北京方言的清浅俗白特色对“京味儿”的体现。老舍小说中的北京方言的运用大多不用生僻字，多用北京的俗语、口语。在《骆驼祥子》中老舍描写北京的雨天：“北京远处一个红闪，像把墨云掀开一块，露出一大片血似的。风小了，可是利飕有劲，使人颤抖。一阵这样的风过去，一切都不知道怎好似的，连柳树都惊疑不定的等着点什么。又一闪，正在头上，白亮亮的雨点紧跟着落下来，极硬的砸起许多灰尘。”老舍用北京的白话写的，没有一个生僻字眼。这段文字却是有声，有色，有景，有情的语言，带着本土的气息，写出活泼的生命力。不仅如此，“老舍的《骆驼祥子》的文字通篇都是那么多彩、活泼、俏皮、漂亮”，散发着浓郁的“京味儿”。老舍的小说大部分是写北京。写北京的人，北京的事，使用的是地地道道的北京话，其中大量的是北京的口语、俗语和土语。以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为例，从叙述语言，人物语言到景物、心理、外貌描写，老舍用的是北京语言。  第二，老舍小说语言的简洁准确，富于个性化对“京味儿”的体现。在老舍的小说中“敢情”这个词语多次出现，“敢情”与“没错儿”和“那还用说吗”比起来，更加能够准确的表现出人们心态的内在情趣。“找乐子”自然比说“知足常乐”包含的内容复杂一些。这些词语虽然简短，但却更能够表情达意。老舍小说中的每个人物语言都是个性鲜明的，展现出人物的性格，刻画鲜活饱满的人物形象。如《四世同堂》中写了一百三十多个人物，其中有名有姓的达五六十之多。这些人物由于生活环境、社会地位、文化教育和气质性格不一样，都有独特的个性语言和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 第三，老舍小说中的语言情景交融，富有节奏感对“京味儿”的体现。老舍的小说把情与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把故事写得活泼灵动。老舍的小说的语言不仅俗白、简练，而且悦耳动听，带有节奏感。如《正红旗下》中描写定禄的两段文字，句式读起来抑扬顿挫，充满旋律和色彩。充分体现了语言的音乐节奏美和绘画美。老舍小说语言的浅显易懂、准确简练、情景节奏，定格了老舍小说的风格——“京味儿”。

老舍的小说大都是以北京话写北京的，写北京的市民、北京的景物、北京的变迁、北京的风俗习惯、北京的人情世态，也写出了中华民族、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在北京人精神、气质、性格上的烙印。纵观小说创作的地域特色，北京文化心理的揭示和北京方言的熟练运用，形成了一个别具特色的“京味儿”风格。而在这样一个别具特色的“京味儿”风格中，又存在着极其浓重的北京情结,与北京城的人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与古老的北京城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由于这样的情怀难以割舍,我们看到老舍文学作品中的“京味”,深深地打上北京城的印记,无论是从创作内容,还是从创作方式,都隐约表现着北京城市的各种景象,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等都活现在老舍的笔端。“由于时代民俗风情的浸润,在不同的个性中显示出相同的京城文化蕴含,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京味,最终使我们发现爱与温情诉说的人与文化的永恒主题”。老舍的小说创作以展现北京市民生活世界为基点,在不断对文化的反思和选择中表达自己的文化理想具有永恒的精神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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